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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新闻·现场

“小丹，我是你妈妈呀，这是奶奶！你不

是被爸爸妈妈遗弃的，你是年幼时走丢的，我

们找你找得好苦啊⋯⋯”

10 月 8 日上午，在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

院，看到21年日思夜想的小女儿成了亭亭玉

立的大姑娘，55 岁的杨玉兰再也止不

住泪水。

21 年，为寻找走丢的女儿，她

在三门县和宁波小港之间不知往返

了多少趟；

21 年 ，这 个 女 儿 成 了 她 的 心

结，多少次在梦里哭醒已经记不清

了⋯⋯

终于团聚了。

“真得太感谢你们，感谢林警官，没有

你的努力，有生之年只怕都见不到我女儿了

⋯⋯”杨玉兰抱着女儿几度哽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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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雷雨天
6岁女儿突然失踪

21 年前，杨玉兰将大女儿留在三门县的娘家，

带着二女儿小丹，跟丈夫一起在宁波市小港开发区

打工。1998 年暑假的一个下午，6 岁的小丹在家门

口玩耍，杨玉兰在做饭。突然屋外雷声大作，孩子们

纷纷回家躲雨。

杨玉兰发现女儿没回来，冲到外面喊：“小丹！

小丹！回家了！”

一开始，杨玉兰还没紧张，她以为孩子在谁家躲

雨。但过了一阵她慌乱起来，挨家挨户地找，都没找

到小丹。她越找心越慌：女儿不见了！

丈夫得知女儿失踪也是差点

急疯了。周边的湖、港、池塘甚

至粪坑都找了，没有；这个小地方

的车站码头都找了，也没有。

有人说，看到有个小女孩上了

辆三轮车走了，也有人说被陌生人抱

走了⋯⋯夫妇俩去派出所报了案。此后，

夫妻俩再没了上班的心思，走上了寻女之

路，“那时候，只要听说周边的小孩子掉粪坑或

河里淹死，我都要去看。为女儿的事，我和丈夫没

少吵架。”

绝望中，吵着吵着，八年过去了。2006年，杨玉

兰选择了离婚。离婚后，杨玉兰一边在宁波、象山打

工，一边继续寻找女儿。

这样的日子又过了12年。

2018 年 8 月，杨玉兰在亭旁镇看到一群身穿红

马甲的寻亲义工们在大街上发传单，“大姐，我们是

三门寻亲团的，你家或亲戚家有亲人走丢、失散，可

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团队一起帮忙寻找。”

“有啊有啊，我女儿走丢了20多年，至今没有找

到！”杨玉兰接过传单很是激动，回家后将这事告诉

了大女儿丹丹。丹丹加入了三门寻亲团后，在寻亲

团的牵线搭桥下，带着母亲找到三门县公安局刑侦

大队，请民警林龙进行了DNA采集和信息登记。

民警林龙没想到，这一家人的 DNA 比对会那

么难，迟迟没有线索。今年 9 月 23 日，林龙建议杨

玉兰第二次做 DNA 采集，并将数据输入杭州市公

安局最新版本的打拐数据库，进行比对。这下，有了

新的发现：目前，在杭州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的女

孩“林成生”，可能是杨玉兰的女儿小丹。

如果有孩子父亲的 DNA 就好了，结果会更靠

谱。林龙警官在省公安厅帮助下，联系上了多年在

外打工的小丹父亲。果然，结果是女孩“林成生”与

她的疑似生父相似度较高。经过台州市公安局刑侦

支队对小丹的父亲、母亲以及福利院里的女孩“林成

生”进行DNA比对，结论竟然是：相差一个点位。

事情又悬了。民警林龙不放弃。

去年以来，三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

林龙通过 DNA 比对，已经帮助 60 名失散、流

浪人员及从小被人领养的孩子找到了家人，

与家人团聚。

林龙警官想告诉寻亲者：当你需要寻找

亲人时，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向公安机关

求助，最重要的是及时到公安

机 关 录 入 DNA。 这 个

DNA 采集手续是免费

的，帮助群众也是

民警的本职工作。

有强大的公安数据

库，有热心为人民

服务的民警，你一

定会跟亲人早日团

聚。

如果你也想寻找亲人⋯⋯

提醒提醒

9 月 27 日，林龙第三次采集杨玉兰的 DNA，同

时委托杭州民警再次采集“林成生”的DNA，经过多

次反复比对，认定了女孩“林成生”就是杨玉兰苦苦

寻找了21年的女儿小丹。

久别重逢
小丹会不会回家

与离散21年的女儿相见，杨玉兰的心中既激动

又惆怅。

小丹，现在叫“林成生”，她看上去文静大方，给

亲人们还表演了节目。她击鼓、舞蹈，在老师的指挥

下，表演有声有色——实际上，小丹有轻度的身心障

碍，她的智力发育迟滞于同龄人。

这给了母亲和姐姐当头一棒，“小丹小时候发过

高烧，”杨玉兰说，“不知道孩子走失之后吃了多少苦

⋯⋯我的小丹⋯⋯”

小丹进入福利院时做了体检，当时发现她小脑有

轻度萎缩，导致智力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的水平。自

打2008年从儿童福利院转到杭州第一福利院之后，

经过康复老师多年培训和康复，小丹已经成了康复学

员中的佼佼者，日常生活基本可以自理。但多年来，

小丹辗转几家福利院，习惯了有规律的生活和福利院

的大家庭模式，突然听说自己还有一个陌生的家，要

离开福利院“回家”生活，她一下子陷入慌乱。

“21年了，我亏欠女儿太多太多，我太想弥补她了

⋯⋯”杨玉兰看着女儿流着泪，她说一定按照福利院的

要求，慢慢来，引导女儿回归家庭、融入外面的世界。

离开福利院的时候，她万分不舍。她要感谢很

多很多人，感谢杭州市第一福利院这个大家庭对女

儿的关爱，使她生活上免于颠沛流离，少受了苦；也

要感谢民警林龙的锲而不舍，圆了她找到失散21年

的女儿的梦。

短暂的相聚，又匆匆别离。面对突然冒出来又

突然离去的亲人们，小丹一会儿抱着老师痛哭，一会

儿站在窗子前凝望远方。

她的内心或许有千言万语，不知道如何表达。

突然出现的亲人
让女孩有点无措

杭州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老师们和工作人员，对

住在这里11年的姑娘“林成生”印象深刻。

2008 年 12 月，满 16 周岁的“林成生”从杭州市

儿童福利院转到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。

第一次见到小丹，大家就觉得姑娘反应有些迟

滞，交流沟通基本没问题，对于数学之类的学习会有

一些障碍。

“她挺活泼外向的，有人来也会主动打招呼。”工

作人员说，小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要只是简单地

跟她聊几句，那是觉察不出异常的。离开家太久，小

丹对童年和原生家庭完全失去了记忆。

“有些人对亲人有印象，自己会提出来想找亲

人，可她这么多年都没说过。”工作人员说，小丹能够

被找到，真的蛮意外的，“一般都是自己主动想找家

人，这样被家属找上门来的真不太有。”

在一众亲戚的包围下，小丹虽然懵懂却也受到了

感情的冲击。看到这么多女人一起流泪，她也哭了。

现场的人好多，小丹甚至没有机会跟妈妈杨玉

兰安静地待一会儿，说说话。她被姐姐拉着手，跟妈

妈、奶奶坐在一起，大家光顾着哭泣了，周围还有各

种人拿着手机和相机拍她们，小丹感到慌张和害怕。

亲人离开后，小丹看上去很快就恢复了，依旧是

那个无忧无虑的姑娘“林成生”。在小丹的心里，福

利院才是自己的家，老师和工作人员才是自己的亲

人。她想继续留在这里。福利院工作人员告诉记

者，目前，院方已经安排了社会工作人员和心理咨询

师对小丹进行心理辅导。“等她自己想回家了，我们

再送她回去，这样比较好。”


